
2012年中國的頭等大事，莫過於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

開。同以往一樣，十八大照舊激起海內外媒體的熱議。然而，中國的高層政

治，迄今為止，依舊是相當黑的黑箱。外面的人們看中國，只能憑藉一點蛛絲

馬g，看看高層人物的媒體露面，拿k放大鏡逐字分析《人民日報》上的官樣文

章。其中最常見的，就是觀察高層人物本身，由他們過去的「表現」，給他們劃

類歸隊：誰是「保守派」，誰是「改革派」。如果他們心中的「改革派」晉升了，就

歡欣鼓舞；如果「保守派」上台，就一片哀鳴。此番中共高層換屆，新的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七人，一般來說，大多是被外界視為偏保守的，但習近平和李克

強由於過去的表現，給人高深莫測之感。所以，各種政治傾向的評論者，不斷

以自家的一廂情願，對常委名單進行解讀。對中國政治解讀，看人下判斷的習

慣，不僅主導k西方媒體，也是一眾國內政治觀察家的偏好。

其實，所有前社會主義的國家，由於政治圈é盛行兩套話語，人們已經習

慣了在正式場合不講實話的政治文化，僅僅從媒體露面的表現來看人，觀察其

動向和趨勢，是一件十分不靠譜的事兒。甚至，從政治人物的出身、成長環境

和所受的教育來看他們今後的表現，也不一定準確。一個慣於後台運作的政治

場，在黑箱之內，也許能看到他們的真面目；在黑箱之外，人們看到的只是假

面晃動。如果依據外界能看到的有限的身份標識，如「太子黨」、「團派」或者「清

華幫」、「北大派」，以及是否當過知青等來判斷他們今後的行為，恐怕會失之毫

釐，謬之千里。

1978年之後，中國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整個國家已經不可逆轉地進入了

後意識形態時代。中國原本就有的現實主義因子，在鄧小平的強力拉動下，被

推向了極致。即使在改革之初新舊參半的中共領導層中，原有的意識形態信

仰，也變得日益模糊。到了江澤民時代，在中共的隊伍中，除了少數失落者，

絕大多數已經變成了悶聲發大財的追求者和實踐者。胡錦濤時代的工程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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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對於意識形態，充其量只有殘存的、教科書般的、片段式的記憶，之所以

抱住不敢放手，不過基於嬰兒期對奶頭的依戀而已。新的一代，基本上是經過

文革，下過鄉，然後在改革開放前後進大學，經歷了理想破滅，大起大落的一

輩。即使往好的方面說，也是一群甚麼都看明白了的徹底的功利主義者。對這

些人而言，怎麼做，第一，看位置；第二，也是最關鍵的，看利益。中國有句

俗話，也是筆者最喜歡說的，那就是「形勢比人強」。判斷中共高層今後的走

向，關鍵是要看形勢——有沒有逼他們非做甚麼和不做甚麼的形勢。

一　主題詞的轉換：「改革」高唱入雲霄

雖說自1978年之後，在中國，「革命」已經被「改革」所取代，成為中共掛在

嘴邊的流行用語。但人們都清楚，過去的十年，實際上並沒有實行任何改革。

儘管你可以說，這十年的中共高層對要不要推進改革以及往甚麼方向推進改革

也有分歧，但守攤子還是壓倒性的意見。以今天而論，人們當然可以把這種守

攤子的行為歸結為工程師一代的個人屬性，但守攤子也有守攤子的情勢。1992年

鄧小平南巡之後，新一輪的經濟改革在解決了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障礙以後，

整個國家噴發出來的求財狂熱，激發了改革以來最狂熱的經濟浪潮。持續的高

速經濟發展遮蔽了一切。胡溫接掌大局之時，這個國家的執政黨，變得空前富

有，國家的強制機器，也變得空前強大。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專制體制，進行

變革都是被迫的。如果沒有非改不可的情勢，沒有一個專制者會進行改革，連

微調都不可能。

我們今天不少人批評胡錦濤時代的停滯甚至倒退，但胡溫的確有停滯的本

錢。客觀地說，胡時代儘管在政治上相當保守，但領導層內還是有人意識到了

改革成果的分配嚴重不公，留意到了底層民眾的困境，至少已經k手在推行社

保和醫保，而且減免了農業稅，改善了在鄉務農的農民的生存狀況。只是因為

他們不敢觸動舊的城鄉二元體制，也不敢觸動權貴和官僚階層的利益，相反，

還盡力遷就甚至討好這個階層，所以導致所謂的「社會改革」一項也沒有完成。

改革推進不力的後果，在胡溫當政的後期顯得愈發明顯。各種社會衝突，

尤其是官民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由於執政者感覺自己有本錢，所以他們解

決問題的方法，不是改革，而是維穩。用錢擺平，用行政機器乃至警察擺平。

一度流行的一句領導口頭禪是：「能用人民幣擺平的矛盾，都是人民內部矛

盾。」到了維穩耗費了巨大的資源，有點難以為繼之時，上面積習已成，難以改

變，也沒有勇氣和魄力改變。於是，維護穩定和粉飾太平相伴而生，相輔相

成。最高層也明顯地在鼓勵下級粉飾太平：把上訪數量、群體性事件以及事故

傷亡數字作為政績考核指標，實際上就等於暗示下面必須拼湊數據、粉飾太

平。國家信訪局也因此變成了拿錢銷號局，即拿了地方的錢，把上訪紀錄銷

毀，從而讓地方在這方面的紀錄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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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凡是到了從上到下一起粉飾太平的時候，毫無例外，都是危機到

來之時。在危機的前夜接手大局的新班子，顯然沒有繼續維穩的本錢，沒有這

個本錢，自然不能做這個買賣。儘管新的總書記過去給人的印象是穩，求穩，

但繼續維穩，卻不是他的選項。從各方面的g象表明，今後的歲月，如果不出

意外的話，「改革」將會重回中國政壇，成為這一時期的主題詞。新上任的總書

記選擇視察的第一個地方，是深圳。深圳儘管近年來已經沒有了改革氣息，但

它跟鄧小平一樣，在現代中國的符號象徵意義，仍舊是改革。總書記此行發出

的信號明白無誤地表明了，他要像鄧小平南巡一樣，再一次重啟改革。

二　改革可能的方向

改革是形勢所迫，改革是為了緩解危機。一句話，改革是為了保住中共的

執政地位。十八大的政治報告，提出的所謂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政

治宣示，實際上就是這個意思——要改，但改是為了保住政權。別的不說，單

說世情，一個社會，從意識形態上講，右派不滿意，左派也不滿意；從階層上

講，窮人不滿意，富人也不滿意；從社會身份上講，民眾不滿意，官員也不滿

意。如此普遍的不滿在迅速蔓延，還不說明問題的嚴重嗎？但是，一般而論，

狀況好的時候改革，風險要小，而狀況不好的時候改革，風險就大。雖說錯過

改革的機遇是件令人惋惜的事，但新一屆的中共領導人卻只能吞下這種惋惜，

戰戰兢兢地面對風險。留給他們的選擇只有一條路，既要改革，而且要改出成

效，但同時要規避由此帶來的風險。這樣的走鋼絲，很難，但又必須走。政治

體制的改革，是人們一直期待的，但新班子是否會單挑政改說事，卻不一定。

今後的改革，還是零敲碎打的改革，只是不可避免地要觸及政治領域。

當然，按照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慣例，新班子上台，總得幹幾件漂亮事兒，

三板斧砍下去，樹立威信。反腐敗，是最合適的選項。抓出幾個大貪官，民心

大快，新班子的形象威信也就出來了。近來似乎也有這樣的苗頭，北京甚至傳

說要搞運動整風了。然而，當今之時，比不得從前。老百姓對於「加大反腐力

度」這種事，已經高度「審美疲勞」。無論是紀委抓大案，還是搞運動，無非來時

一陣風，過後一縷煙，腐敗照舊。老調子已經唱完，再唱，也沒有甚麼新意

了。可以肯定，延續舊思路反腐立威，多半會是啞炮。

一般來說，自1978年以來，經濟改革是當政者比較喜歡做的事情。但是，

在胡溫的十年中，經濟改革也基本上止步不前。壟斷領域因「玻璃門」的存在，

開而不放，民營企業根本進不來，但政府對此卻毫無作為。金融業的改革，改

了多少年，還是跟世界難以接軌。民企融資難的問題，愈演愈烈。加工製造業

升級換代，也是喊了多少年，礙於制度和人才的瓶頸，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

來。而加工製造業向勞動力價格較低的地區轉移，是一個趨勢。由於經濟的發

展，中國原有的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優勢正在喪失，加工製造業的萎縮已經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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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作為這些年經濟發展原動力的民企，由於政府低效管治所致的經營環境

的惡化、國進民退的緊逼、輿論上「原罪」論的抹黑，再加上地方政府和一些官

員藉打黑為名的侵奪，雪上加霜。民企最有活力的溫州，企業倒閉成潮；沒有

倒閉的，也只熱衷於投機。這樣的變化對於中國經濟來說，是致命的。當

然，更致命的也許是日益龐大而且具掠奪性的地方政府，以及這些政府龐大

的地方債務。這些大多數都是惡性的債務，到了還債高峰時節，就需要中央

政府為之買單了。甚至海內外都有人預測，2013年，也就是今年，中國的經濟

危機就會到來。

即使僅僅為了應對經濟危機，新班子首先要做的事，也該是在經濟領域推

進改革。別的國家，政府應對經濟危機沒有多少高招。但中國有特殊的國情，

只要推行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切實開放壟斷領域，在這些國企一統天下的領域

實行私有化改革，經濟馬上就會還陽。中國的壟斷領域，如石油、電訊、電

力、鐵路、能源和金融，蘊含k太多的商機，只要私有化的大門一開，一個比

江朱時代更為洶湧的投資熱潮就會出現，而國家也會從中獲得更多的好處，比

現在國企壟斷情形下拿到的稅收和利潤，大到不可以道里計。

客觀上看，儘管我們說過去三十多年，中共一直依賴經濟發展作為執政合

法性之源的做法並不高明，但在整體政治結構沒有改變的情況下，還只能依賴

這樣的合法性。只有經濟好轉，新班子立足才會穩妥，才能有本錢做進一步的

改革。同時，由於這些壟斷性國企這些年一直通過壟斷地位，榨取民眾的膏

血，獲得超額利潤，國企的高層過k驕奢淫逸的生活，因而積累了太多的民

憤。只要動了這些壟斷集團的蛋糕，即使動得不怎麼巧妙，也會爭得民意的支

持，對恢復政府的公信力，有k莫大的好處。無疑，這是經濟改革給新政府的

政治紅利。

新班子比較方便做的第二樁事情，是司法改革。胡溫十年，司法改革不進

反退，是個不爭的事實。改革開放之初，在黨大還是法大的爭論中，最後的結

論還是法大，而現在黨比法大，已經成為從理論到實踐的事實。黨政行政部門

對司法的全面專政，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強調黨對司法絕對領導的結

果，是使得司法變成了地方黨委尤其是地方黨委書記個人的工具。這樣一來，

司法也就失效了，不僅難以作為官民之間的仲裁者，連一般的民事糾紛都難以

解決。無論甚麼案件，法院怎樣判決，都沒有人服氣。中國民眾上訪潮的持續

不退，固然跟地方政府維穩的應對方式有關，但最重要的因素，還是由於司法

的失效。司法失效連帶k出現的另一個社會問題，是三十多年改革中湧現的律

師群體的生計變得愈來愈艱難，對體制的反彈愈來愈強烈。在某些御用理論家

眼é，律師已經成為需要嚴厲打擊的「新黑五類」；而在事實上，律師與政府的

對抗的確在升級，而地方政府也的確把律師作為重點防範和打擊的對象。

事實上，如果沒有出現這十年的倒退，中國的司法改革一直都在進行中。

現在需要做的，是把這個中斷的過程接上就可以了。即使一時半會兒做不到司

法獨立，至少也得讓司法獨立於地方政府。這對於恢復司法的功能，是必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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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條件。作為司法改革的第一步，廢除勞教制度，眼下已經呼之欲出了。

恢復司法的有效性，對於改善官民關係、恢復政府的威信，有k立竿見影的效

果。不用擔心司法的獨大，因為現在黨政機構已經擴張到如此地步，即使司法

獨立，在最初也只是一個小山頭，可以起到對黨政專權的一點點遏制，就已經

很了不起了。但是，只要司法改革走到這一步，就會對提振民眾和知識界的士

氣，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第三個眼下就能做的事情，是推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變革和基層地方長

官的直選。改革三十多年來，各個地方曾經對激活人大制度以及推行基層地方

長官的直選做過一些嘗試，但是，這些嘗試先後都被叫停。不僅如此，地方人

大負責人由地方黨委一把手兼任；而且自薦參選的人大代表候選人，參選之路

也愈來愈難。這樣的倒退，使得建構基層權力制衡機制的嘗試，全部落空。當

然，這種倒退也給後來者的改革留下了社會心理層面的空間，只要在這個方面

推進一點，都會有很好的反響和社會效果。以往這方面嘗試的經驗證明，凡是

實行直選的地方，官民關係都有很大的改善，民眾上訪的數量都有大幅度下

降。

推進國企改革，可以緩解經濟危機；而推動司法和人大改革，則是為了緩

解政治危機。經濟危機的緊迫，已經不必再說。政治危機，在某種程度上，比

經濟危機還要緊迫，而且反過來，會刺激經濟危機的提早到來。中國的再度現

代化，是官府拉動的。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政治改革缺位，使得官府的膨脹、

權力的擴張，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境地。官府掌控一切，官員擁有一切，而

且還不斷利用手中的權力，侵奪民眾。即使不算「三公開支」（公費出國、公費吃

喝、公費用車），官員的待遇之優裕，特權之廣泛，也讓所有的社會職業都黯然

失色。當然，由此也導致官民矛盾空前激化，網絡上的仇官情緒高到嚇人的境

地。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官員能被人恨到這個地步。社會上有關無官不貪的謠

諺，已經升級到了第三版。只要流出官員貪腐的傳言，不管真假，人人都信之

不疑。這樣的狀況，顯然是一種政治危機的前兆；緩解官民矛盾，可以說是新

班子的當務之急。所謂的「緩解」，能做的，就是限制官僚集團的擴張，拿掉他

們手é的工具。

三　改革的變數

跟1980年代的改革不同，當年改革的大敵，主要是中共傳統意識形態的舊

觀念；而今天改革的勁敵，卻是利益集團。上面列舉的三項可能的改革從技術

層面上說，難度都不大，但如果真要推進，都會面臨利益集團的抵抗。這樣的

抵抗，能大到何等地步，真是無法預測的。

經濟領域的國企改革，當然會觸動壟斷國企的利益集團。儘管這些壟斷集

團名聲很臭，但它們的確擁有巨大的經濟實力；而且，掌握這些壟斷集團的，

不用擔心司法的獨

大，因為現在黨政機

構已經擴張到如此地

步，即使司法獨立，

在最初也只是一個小

山頭，可以起到對黨

政專權的一點點遏

制，就已經很了不起

了。但是，只要司法

改革走到這一步，就

會對提振民眾和知識

界的士氣，起到意想

不到的作用。



二十一世紀評論 9

多半是些超級權貴家族，能不能動得了他們的蛋糕，或者說怎樣動，都是一個

天大的難題。動這些蛋糕，會不會由此引發一場激烈的黨內鬥爭，從而撼動剛

剛穩定下來的政局，實在令人難以說清楚。

而司法和人大的改革，觸動的都是地方官僚集團的利益。沒有民告官，沒

有監督的日子，是官員最愜意的天堂。司法（包括勞教制度）和人大，原本都是

地方官僚集團手中的工具，現在要把這些工具從他們手中拿走，而且反過來變

成他們的威脅，沒有人會樂意的。豈止不樂意，這簡直是傷筋動骨的痛，這樣

的痛，會導致激烈的反彈。因為這樣下去，不僅蛋糕被動了，而且可能以後再

要分蛋糕，就不大好下刀子了。

儘管我們說，從理論的角度看，壟斷國企的利益集團和地方官僚集團的整

體利益，跟現在的中央高層是一致的，但在中共傳統的意識形態已經破產的情

況下，整體利益，已經沒有人相信了。雖然利益集團無非是攀在中共這棵大樹

上的藤，但樹的死活，藤是根本不在乎的。所有的攀龍附鳳之徒，都是依附在

龍鳳身上的寄生蟲，他們要的只是自己的眼前利益。在古代，即使沒有機會逃

到國外，寄生蟲都在禍害寄主，何況今天，利益集團的成員都知道留後路，實

在不行，就溜之乎也。他們想的、做的，無非是撈一點是一點，能撈一天是一

天。現在的官僚集團，已經膨脹到了這個地步，老百姓已經養不起了。只要經

濟稍微放緩，地方政府賣地的收入有所減少，他們就會對民營經濟痛下狠手，

甚至不惜竭澤而漁。官僚集團的存在，原本是支撐體制的，但現在已經異化成

了體制的蛀蟲。要改變這個狀況，不能指望利益集團良心發現，更不能期待他

們繳械投降。當今之世，中共不改革，只能等死。要改，就只有打破利益集團

阻抗的華山一條路。

說實在的，後威權時代，權威的遞減是一條規律。從鄧到江再到胡，中共

最高領導人雖然職位愈來愈多，黨政軍大權一把抓，但個人的權威卻愈來愈

低。所以，指望現在的新班子會施展鐵腕，衝破阻力，推動改革，是不切實際

的。即使最高領導有此心，他們也沒有得心應手的工具，沒有可用之人。現有

的官僚機器，即使沒有利益糾葛，指望他們來推行改革也是不可能的。更何

況，哪怕一點小小的改革，都會傷及他們。

應對之道，唯有開放。從來改革的前提就是開放，不僅對外開放，還要對

內開放。晚清的新政，雖然現在史學界評價不高，但如果我們看一看當年國外

的反應，以及在華西方人的觀感，就會發現，那場改革實際上頗有成效。過來

人如果客觀一點的話，也都認為改革很有新氣象。經濟狀況大幅度好轉，新的

建設蒸蒸日上，各項改革大體都能見到成效。但人們公認，晚清的吏治腐敗透

頂，官僚機器已經腐朽。改革之所以有成績，就是因為引進了社會因素，讓全

國的紳商，尤其是新式的紳商參與改革。通過地方自治、地方準議會的選

舉、開放媒體和社會團體三種渠道，讓社會的中堅力量參與到新政中來。而

新政的失敗，革命的發生，恰是朝廷的少年親貴倒行逆施，力圖收權，傷了

眾多紳商的心，動了眾多紳商的利。所以，改革若想成功，壓制利益集團的

在後威權時代，權威

的遞減是一條規律。

從鄧到江再到胡，中

共最高領導人雖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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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唯一的途徑，就是引入民意，將社會力量引進來，借民意壓制利益集

團。事實上，地方官僚集團和壟斷國企集團的名聲，早就被他們自己搞得臭不

可聞，只要新班子不再為這些集團背書，適當地放開媒體，圍剿這些集團，事

情就好辦多了。

當然，更危險的局面還不是利益集團的反抗，而是中共政治格局的微妙。

人們都明白，路走到今天，即使在明面上，支撐中共執政的力量，也只剩下了

官僚集團。維穩情勢下，各級官員的安保為何如此嚴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

為民眾的敵意。官僚集團和壟斷國企集團，是這個政權的四樑八柱，雖然是很

不穩固的四樑八柱。在王朝時代，統治者的基礎，除了官僚集團，還有鄉紳；

現在政權的基礎，比王朝時代還要薄弱。

再薄弱的支撐，也是支撐。改革的風險，是因此喪失了現有的支撐，又沒

有得到其他的支撐。當然，改革的結果，也有很大的可能因此而獲得別的支

撐，尤其是民意的支撐；也有可能因此而開啟更新官僚隊伍的進程，用一個比

較清廉而且精幹的官僚隊伍，取代現在低效而貪腐的隊伍，正如中共多年追求

的新加坡模式。但是，不能不說，若要實現這樣的結果，難度還是相當大的。

這需要改革的操作不犯大的錯誤，而且方法對頭。要做到這一點，如果僅僅依

靠現有的政府班底，包括官方的所謂「智庫」，是根本無法實現的。1980年代的

改革之所以卓有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導者直接與民間的年輕知識份子（後來

人稱「中青年」）發生了聯繫。這樣的聯繫已經中斷多年。現在的官方知識界，事

實上已經為官方多年倡導的犬儒化所廢掉，不僅失掉了在民眾中的威信，而且

失掉了本應具有的知識品格。本該作為改革支撐的知識界，居然成為進一步改

革的負資產，不能說不是這十年停滯的一個最大的諷刺。

未來改革的最大變數，跟改革的動機有關。我們可以理解中共新班子重啟

改革的動機是為了延續執政地位——有哪個專制政權的改革，初衷不是為了保

住自己的掌權地位呢？即便自由派人士津津樂道的台灣的蔣經國，在開放黨禁

和報禁的時候，真正盤算的，其實是給國民黨帶來更多的機會。失去政權，僅

僅作為一種不得已的可能性後果。但是對中共而言，新一輪的改革，即使根本

不碰風險比較大的黨禁和報禁，也依然存在k牽一髮動全身的可能性，進而危

及中共的統治。更可怕的是，黨內外的保守勢力，也會不斷地拿這點來說事兒。

戊戌維新時「保中國還是保大清」的夢魘，會不斷舊夢重現，困擾k執政者。

據說，由於王岐山的推薦，最近黨內高層最喜歡讀的一本書，是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但願，他們能讀得懂，讀出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風險也是可以控制的；但如

果讀出學界流行的「改革等於找死」的論調來，那麼，新班子的命運就很可悲

了。當然，即使中共高層對托克維爾的解讀都正確，願意推行改革，也可能因

為突然某個失誤，導致民意洶洶，或者現有的支持者強烈反彈。若黨內意見覺

得已經危及統治了，已經進行的改革就會因此而中斷。中國歷史上，這樣的事

情並不罕見。戊戌維新就是這樣被中止的，後果慘不忍睹。而晚清新政的大好

現在的官方知識界，

事實上已經為官方多

年倡導的犬儒化所廢

掉，不僅失掉了在民

眾中的威信，而且失

掉了本應具有的知識

品格。本該作為改革

支撐的知識界，居然

成為進一步改革的負

資產，不能說不是這

十年停滯的一個最大

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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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僅僅是因為新上台的權貴擔心失掉權力，一改放權為收權，改革就被革

命毀了。其實二十多年前的中國改革，也差點因為1989年的那場「風波」毀於一

旦。如果不是當時政治強人還在，而且採取了非常手段，中國政治會走到哪

é，還真的說不好。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中斷改革，比根本就不改，危險性

要大上不知多少倍。但在保守勢力仍舊還有市場的情況下，中斷改革的危險隨

時都會有。因為新一輪改革的啟動初衷就有問題，中共為自己的行為只準備了

一種可能——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就情理而言，天底下哪有這樣的好事——

改革只能成功，而且是按主導者設計的方向成功，不能失敗。

胡溫停滯的十年，不僅培育了一個無用而且犬儒的知識界，而且滋生了相

當數量的保守派。這é，有操k西方學術話語的「新左派」，更有堅持以階級鬥

爭為綱的「毛左派」。毛左派本身，也分體制內和草根派兩種。雖然在理論上，

左派的言說，並沒有多少說服力，很多人根本不屑講理，喊打喊殺，但他們的

崛起，卻跟這十年來社會矛盾激化，弱勢群體受到冷遇的現狀有關。當局的縱

容、薄熙來的鼓勵，給了這些沉渣泛起的左派打了一支強心針。儘管薄熙來已

經倒台，但強心針的功效卻還沒完全消褪。在今後的改革中，這個勢力會不斷

地出來發難。而當局恰好有一個無論如何不能失去政權的軟肋，只要這個軟肋

存在，改革的前景，就蒙上一層濃重的陰影。

四　結語

過去停滯的十年，造成了一種非改不可的形勢，也積累了很多改革的負資

產，但是中產階層壯大了，人心變了，社會生態變了。雖然左派的聲音還很

響，中共黨內的保守勢力也在頑強地拉車倒退，但時代的確變了。十年前還是

大逆不道的觀念，現在已經在網上成為了常識。回到毛時代的最後一搏，隨k

薄熙來的倒台，也已經成為明日黃花。中共新領導人明白，走出自身的困境，

緩解危機的唯一途徑，是繼續改革。

前面提到的三事，只是中共新領導人最方便做的。他們能做哪個還是未定

之數，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們沒有不做的本錢。做了之後，會產生很

多變化，這些變化，沒有人能夠清楚地預測出來。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如果做到半途，改弦易轍，只會死路一條。除此而外，無論怎麼變，中共的前

途都會比不變要好。儘管中共跟國民黨比，包袱更多，歷史的欠債也更多，但

要爭取一個好的前景，唯一能做的，還是盡力改革，做些好事。其實，歷史上

每一個專制集團，都有欠債，都有包袱；若要新生，唯有脫胎換骨，從來沒有

過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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